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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功晶

随手翻看《鲁迅全集》，1935年身在
上海的鲁迅给绍兴老家的母亲写了一
封家书：“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日前
寄上海婴照片一张，想已收到。小包一
个，今天收到了。酱鸭、酱肉，昨起白
花，蒸过之后，味仍不坏……”酱鸭，全
国各地皆有之，先生所食之酱鸭乃杭式
酱鸭。据《杭俗遗风》记载：“酱鸭一味，
以杭城绍酒店所制者为佳。每岁八九
月间，各酒肆皆自制酱鸭，多者数百，少
者亦百余。远自申江亦有来购者，一过
冬至，即销售一空。凡老居杭城及嗜中
物者，类皆知之。”老底子杭、绍一带的
浙江人，入了秋冬，家里少不了要备好
几只酱鸭，我去过杭、绍的街坊、古镇，
一挂一挂的酱鸭，大张旗鼓地晾在架子
上，绍兴人习惯把风鸡、酱鸭、腊肠放一
道蒸，只是杭式酱鸭咸香浓郁、酱味十
足，口感上接近于熏鸭。

我的家乡苏州也有酱鸭，据《东京
梦华录》记载，苏式酱鸭由南宋名菜“五
味烤鸡”衍生而来，距今有七百多年历
史，较之北京烤鸭，还早了近百年。
1972年，外国代表团来访北京，提出要
品尝满汉全席，苏式酱鸭有幸在全席中
占得一地，且备受外国友人推崇，实属
不易。

众所周知，苏州素有“东方威尼斯”
之称，城内河道纵横、城外湖荡棋布，河
滩、湖畔，处处皆是鸭子宜居之地。早
在春秋时期，吴地就开始“筑城养鸭”，
不管娄门大鸭，亦或太湖麻鸭，都是肉
质紧实、鲜洁度高。

做苏式酱鸭要挑选三斤以上、健壮
活泼的散养麻鸭，具体如何操刀，各家
各店自有门道。唯有一个绕不过的环
节，即烧制前须用盐腌制一下，即在处
理干净的光鸭身上均匀擦上少许盐，鸭
肚内亦撒少许盐，后即抖出，做上一遍

“按摩”，腌制1~2小时，这样，成品后的鸭肉才鲜劲十
足。用冷水焯水，去除血腥味后，放入圆桶中。烧煮
酱鸭前，先烧开葱姜、香叶、桂皮、八角等配置的汤卤，
同时将秘制香料加入锅内，鸭肚内放几只丁香、少许
砂仁、葱结、生姜、1~2汤勺绍酒，随即将鸭放入滚汤中
先用大火烧开，制作酱鸭，绍兴黄酒是重头戏，要加大
量绍酒，小火烧一小时左右，待鸭二翅小开花，即刻起
锅，将鸭盛放盘中，凉却一刻钟，淋上特制的卤汁，即
可切片装盘。褐红色的鸭皮下没有多余的肥油，直接
用手撕开，鲜香渐次弥散开来，每嚼一口鸭肉鲜嫩且
不乏韧性，入口很有嚼头，甜中带咸，咸中带鲜，从皮
至骨头，都渗入卤香味，越嚼越上头，令人回味无穷。

在过去，苏式酱鸭是苏州人的心头好，百年老字
号陆稿荐门口天天排队，千辛万苦排到橱窗发货口，
终于憋出一句：“来半只酱鸭！”别小看区区一只酱鸭，
20世纪70年代初，在景德路的翠花园餐厅，苏州人用
它来招待过西哈努克亲王。20世纪80年代，有一部
通篇用苏州话拍摄的吴语电影《小小得月楼》，剧中所
有演员第一个学习做的苏帮菜不是名扬天下的松鼠
鳜鱼，而是其貌不扬的苏式酱鸭。以前的苏州菜点，
制作严谨，一丝不苟，等同于“德国制造”一样令人放
心，同理，以前的苏州培养烹饪人才，要求也极为严
苛，类似于德国学校培养技工，酱鸭是烹饪学校考试
必考菜肴，每一位合格的毕业生都能烧出地道的苏式
酱鸭。在《小小得月楼》里还有个场景，餐厅一半吃婚
宴、一半吃理事饭（丧宴），两桌冷盘上的鸭肴可有讲
究了，婚宴喜庆，故用外表鲜红的卤鸭；而理事饭则用
色泽暗红的酱鸭。

酱鸭最好的吃法是下酒，丰子恺在《湖畔夜饮》里
写道：“女仆端了一壶酒和四只盆子出来，酱鸭、酱肉、皮
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机旁的方桌上。我和CT就对坐
饮酒。”我小时候所住的大杂院，有一户独居的阿爹，平
日独饮，下酒菜是一碟花生米、一碗炝毛豆，听听说书，
咪咪老酒，生活有滋有味。倘若有客来访，他必提前上
百年老店陆稿荐称酱鸭招待。隔壁家“旺财”闻香而至，
吃他扔剩下的鸭骨，啃到连骨头也不剩。

很羡慕过去的老苏州，他们能吃上口味地道、原
汁原味的苏帮菜点，近些年，大量外来人口涌进苏城，
苏式酱鸭的口味逐渐“苏北化”，一口下去齁咸、齁咸，
老苏州是吃不惯的。其实，苏式酱鸭变味的原因是多
样的，比如鸭子质量不过关，以前的鸭是散养的，现在
的鸭多为“速成鸭”，肥腻多脂；以前的卤菜师傅是土
著苏州人，做起活来讲究细致，每一道工序都不含糊，
不似现在，一切讲速度，一些外来工下厨不那么讲究
工序，苏式酱鸭的老味道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那个苏式酱鸭风靡全城的年代久远了，其实，不
光酱鸭，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城老字号卤菜店里
几乎所有菜肴都是美味可口，令人食指大动。闭眼买
就行，绝不会踩雷。近两年，我去嘉兴月河街，看到门
牌上写着和苏州老字号一模一样的“陆稿荐”，窗口挂
着紫红的文虎酱鸭，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我让店家
切了半只，倒是惊艳了一把，那是地道的野生飞鸭，不
柴不腻，且酱得很是入味。较之苏式酱鸭，唯一不足
之处，少了些鲜甜之味。

吃酱鸭，最好在有青石板的江南巷子里，一碟苏
式酱鸭、一壶沙洲优黄，笃悠悠吃，过过老酒，“咪道”
不要太好，要是再放点儿评弹或昆曲，那就更应景
了。酱鸭肉吃完，“做人家”的老苏州把剩下的鸭骨头
扔进泡饭，加点菜蔬，一道煮，美其名曰“老鸭泡饭”。

■ 龙玉纯

越野车刚刚停稳，她便一手提起微型冲
锋枪一手打开车门迅速跳下车来。动作之矫
健敏捷，让我这个正想要下去为她亲自开启
车门，然后伸手轻轻地说声“请”，好好绅士一
把的陪同大吃一惊。我顿时清醒了过来，今
天来打靶的不是那拿到枪或听到枪声就会大
声惊叫的普通女孩，而是一位出生于军人家
庭的现役女军官。

负责靶场工作的排长早已列队等在停车
场，见她下车便迅速整队跑过来向她敬礼报
告：“首长同志，二号靶场已按通知要求准备
好，是否马上实施，请指示！”穿着迷彩服的她
不慌不忙还礼回答：“立即按计划进行！”

“是！”战士们这就跑步各就各位，排长则径直
跑过来向我敬礼并从我手里接过小口径步
枪，然后又去与她握手。今天我特意带来了
三种枪，手枪、微型冲锋枪和小口径步枪，要
让她好好过一次枪瘾。

她是我军校时的同学。这次从北京的上
级机关千里迢迢下到我们部队，是来开展关于
部队管理工作方面的调研活动。

司机小王泊好车提着带来的那包子弹赶
到我的身边，把头探到我耳旁轻声说：“北京
来的这个女军官，不是说是个笔杆子吗？看
她那敬礼的动作还挺像回事的。”我笑了笑，
也用同样的动作对他说：“她的枪法肯定好不
到哪里去，等会你、排长分别和她比上一把，
让在大机关的她也见识一下我们基层官兵的
厉害。”“好是好，要是她比输了不高兴那怎么
办？”小王把子弹包换了一下手有所顾虑地
说。“怕什么，有我在，你要是让她轻轻松松地

赢了，说不定她才会不高兴呢。”我拍了拍他
的肩膀说。她在前面正和排长谈着什么，根
本没有想到我会在后面布置一次针对她的小
型比武。

我快走几步赶上她和排长，有意对她说：
“我们刘排长的枪法在我们单位是出了名的，
是不是等下来个男女声二重唱？”她偏过头来
笑着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刘排长：“真的呀，那
太好了，正愁没有老师教呢。”“过奖了，我也
就是个良好水平，不敢献丑。”排长一听要比
试一下，顿时来了情绪，心想这算找对人了，
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刚好也正愁这向来没碰
到对手呢。“哦，应该是男女声三重唱，我们的
小王司机也想参加。”我马上补充一句。“那你
呢？”她问我。“我今天是总负责和总裁判，委
屈大家一下，都得听从我的安排。”我扬了扬
手做了个发令的动作。“没问题，一切行动听
你的指挥！”她、排长和小王三人几乎是异口
同声。

100米胸环靶，先卧姿微型冲锋枪30发
速射，后立姿50米手枪10发，最后小口径步
枪10发。我这样安排当然不是很合理，目的
是要故意增大难度。小王的枪法怎么样我不
知道，但她和排长的情况还算多少了解一
点儿。没想到她会对小口径步枪不感兴趣，
她说小口径上有十字架（瞄准仪），太容易打
了。于是我又立即补充说小口径10发为表
演，不计成绩。经过一番谦让，确定出场次序
为：先是她，后是排长，最后是小王。

“下令吧。”她站在靶位前有些严肃地
说。我举起信号旗立即挥了挥，告之负责警
戒和报靶的战士们射击就要开始。“卧姿装子
弹——射击！”我用比平时高八度的声音下达

了这个有所省略的口令。只见她右手提枪，
左手立即向前平伸，左脚迅速向前迈出一步，

“嘶”的一声果断地卧倒在地，又向左略侧过
身子，“嚓”地卸下空弹匣，换上沉甸甸的实弹
匣，然后双腿微微一弹叉开俯卧，肩和腿又挪
了挪调整为最佳射击状态，据枪瞄准。她的
动作不紧不慢，准确到位，一气呵成，绝无拖
泥带水之赘，显示出一位训练有素军人的老
练与从容不迫。我看了看排长和小王，他们
俩全神贯注已完全被她的利索动作所吸引。
她的动作没有半点儿忸怩与娇气，更无第一
次走上靶位的新兵那种局促与不安，就连附
带的几个小动作，也显得那样干净利落，让人
看着舒服。

枪响了。开始她的射速并不算很快，可
以说是军旅抒情式打法，但枪声节奏非常分
明，两发两发的短点射，间隔均匀清晰如同那
《一二三四歌》的鼓点。渐渐地她加快了速
度，并把两发的短点射自然地过渡到了三发
的短点射，每个点射间的间隔越来越小越来
越急促，就像那军歌中最明快激昂的一句“向
前向前向前”。再接下来便是万马奔腾蹄声
紧，闪电雷鸣雨声急。整个弹匣里的30发子
弹，就如一张乐谱里整齐排列着的30个跳跃
强劲的音符，准确地随着指挥棒的节律从她
的枪管这个特殊的乐器中流畅而出，形成了
一首有着空弹壳蹦跳纷飞伴舞的气势如虹的
劲歌。枪声一停，排长和小王便迫不及待地
鼓起掌来：“太美了，太美了，真想不到冲锋枪
在你手里还会唱歌！”可以假设，如果她是个
男兵，他们一定会毫不客气地走上前去给她
一拳。

打完冲锋枪立即换靶位接着打手枪，中

间不休息。排长和小王也一样。最后成绩当
然在意料之中，冲锋枪速射她30发无一跑靶
全部命中，而且弹着点都密密麻麻地散布在
８环大圆圈范围以内，尤其是那个直径为10
厘米的白色10环区域，被她射成了一只似乎
刚刚接受完烟火洗礼的黑色蜂窝。这样出色
的成绩让我这个知道她曾在军区射击队待过
的人也有些不敢相信，但，眼见为实。手枪别
看小其实很不好打，她打出了和排长一样的
环数，当然也是远远超出了教材上评定优秀
的标准。最后名次和我排的出场次序一样，
于是我特意命令一个战士去山坡上采了一大
束芬芳鲜艳的山花，作为最好的奖品奖给了
这次射击活动的冠军——她。

她高兴地左手抱着山花，一一与满脸写
着佩服的靶场战士和排长握手告别，感谢他
们的精心工作。司机小王更是情绪激昂，一
边开车一边还与她说个不停。“什么叫山外有
山？什么叫强中更有强中手？今天我总算遇
上了，平时刘排长牛哄哄的，这次脸红了，走
时他对我说：没想到大机关的一个笔杆子，枪
会打得这么好，不但准而且枪声像唱歌，一首
不服气还不行的歌！你们猜猜看，这首歌的
歌名是什么？”我和她同时笑了，这个传闻一
摸方向盘就不吭声的小王，也有例外的时
候。于是故意说，不是《说句心里话》，便是
《女兵，女兵》；不是《咱当兵的人》，那一定就
是《打靶归来》。“不对不对不对！”小王头摇得
像拨浪鼓，“应该是《谁说女子不如男》！”

“北京来了个女神枪手，冲锋枪在她手里
会唱歌！”第二天，这个消息便像长了翅膀般
迅速传遍了我们部队的每一个角落，至今还
余波未平。

■ 李亮

长城外郭，中皇内墙；面向扬子黄
河，腰系涓涓清漳。抟土造人开辟世界，
炼石补天环宇无恙。受封天帝不享瑶
台，甘回大地保子民永康。以洞作房省
财力，借月为灯俭烛光，苍生愈动衷肠。
斩悬崖嵌宫，筑画栋雕梁。纳山川灵气，
汲河汉天光。长桥飞虹巧结一体，排阶
叠榭比邻牛郎。楼翼欲飞兮赖锁铁索，
朱柱扎根兮贞石玉墙。梁栋皆系黎庶之
椎脊，檩椽尽是樵夫之臂膀，黄瓦可见鲁
班之肤色，壁画遍布恺之之画廊。天赐
蓝图，地选中央。春桃夏荷，桂露梅霜，
四时八节人瞻仰。逶迤盘折，登山道也；
牵袂掣裳，相扶将也。雷鸣电闪，燃爆竹
也；山响谷应，放神枪也。韶乐闻天，笙
歌作也；云蒸霞蔚，彩旗张也。叠丘垒
垛，上供品也；烟袅雾篆，焚信香也。云
衣花颜，举舞步也；虹卷霓舒，邀嫦娥
也。鹤鸣九天，男声起也；莺啭隋堤，女
声和也。曩者三省客为满，今朝七国宾
不足。肤色驳杂，西语喁喁。晨钟暮鼓，
手机相机，古迹亦展新容。建大堂怨声
载道，修官邸饿殍遍野，唯斯楼历代官衙
不逼而常新者，皆因女娲功高而不骄，绩
伟而愈谦，根基立于民心耳。民心千年
而不衰，古迹亦千载而不朽也。故曰：敢
笑阿房命短，堪比广寒寿长，白云悠悠，
始见此言之不谬！

娲皇宫赋

行走在山中，我看到山谷的沟岔里还居住着几户农家，见证着山里人家的祥和快乐。早上八九点钟的

阳光，缓缓迈入了他们的院落。随着一声声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四散于青山蓝天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

成一片片紫色的云霞，慢慢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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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弹匣里的30发子弹，就如一张乐谱里整齐排列着的30个跳跃强劲的音符，准确地随着指挥棒的节律从她的枪管这个特

殊的乐器中流畅而出，形成了一首有着空弹壳蹦跳纷飞伴舞的气势如虹的劲歌……

江
南
巷
子
里
的
一
碟
美
味

吃酱鸭，最好在有青石板的江南
巷子里，一碟苏式酱鸭、一壶沙洲优
黄，笃悠悠吃，过过老酒，“咪道”不要
太好……

她用“乐器”弹奏的音符

■ 张强勇

几十年前，乡下日子清苦，去山里掏
食，就是大家赖以生存的活计。大到起
屋、打家具用的木料，小到围菜园子的栅
栏，烧火做饭的用柴，哪一样不是从山上
采伐回家？没柴烧了，就去山上捡拾腐柴
断枝；没钱用了，就上山采摘野果、菌子，
或是打几只猎物，去镇上换回几个零花
钱。如今是好了，去山上掏食成了大家生
活的调味品。现在的人们，吃腻了大鱼大
肉，就喜欢吃点儿土味、野味，吃点儿自然
生长着的食材。

春天时，人们会上山采野蕨、蘑菇，还
有小竹笋，山上到处都有时新的野菜在排
着队，等着大家去采摘；夏日里，山野里各
种野果应有尽有，它们都兴奋地在向你招
手，已经是积蓄着整个冬天、春天的能量，
急切地盼望着大伙儿上山；秋天了，你就
能尽情地采摘金樱子、野柿子、野山楂；到
了冬季，凛冽的寒风将山上的枯枝黄叶吹
得七零八落，唯有红彤彤的野果挂在枝
头，对于采山人来说，这不只是视觉上的
盛宴，更是触发大家味蕾的诱惑。

采山的收获，从来都是丰盈的。
小时候，我害怕上山。不是怕累，而

是怕在山里走丢了。山连山岭挨岭，绵绵
延延，真的要是在山里迷了路，不但自己
心慌，等到大伙儿从山里走出来，一看少
了一个人，那急切呼唤的声音，响彻山谷，

一群一群的人，又要踩遍走过的山头，去
寻找走失的孩子。当然也有胆大的，跟着
大人去了几次深山，便会自告奋勇去山里
掏食，小孩子不会进入深山之中，只会沿
着山道向山中走上几步，走到山林的边
缘，眼睛里会看得着出山的路。虽然也是
要跟着大人往山里去，可是看到山路边有
喜欢吃的野果子，有蘑菇躲在松毛丛里，
都是欢喜得说不出话来，生怕它们会飞跑
了似的，静悄悄地爬到松树下，小心翼翼
而又兴奋地去采摘。

进入山中，密密树林里，有构树、枫
树、楸树、榉木、香樟、楠木等杂树；山谷
间，有连绵千亩的茶油树、桐油树、板栗树
等经济林木，还有上百亩的野生杨梅林；
当然，还有绿盖千山的杉树，松涛万顷的
松林。参天乔木下，遍布草药材、草莓、野
菌、蘑菇。丛林中，隐匿着野兔、野猪、野
羊、野鸡、画眉等飞禽走兽。

林子里蘑菇真可爱！金黄的、浅黄
的、灰色的，采到手里，一种特有的芳香就
蔓延到四周。还有野葡萄，有豌豆那么
大，却是圆鼓鼓的，立秋后，那泛着蓝黑的
野葡萄透着成熟。摘一粒放进嘴里，甜甜
的，却又有着一点儿微微酸，还有饱满的
水分。大家边摘边吃，边吃边放入篮中，
双手都黑了，嘴唇也是黑乎乎的，肚子也
是圆鼓鼓的，可是大家丝毫都不在意，只
是一个劲儿地采摘着。

从山上捡来的蘑菇，母亲照例会择取

一些老了的、发黄了的、起皱了的蘑菇，洗
干净后，用开水焯了。我们不知道母亲会
从哪里弄来一点儿新鲜的猪肉，切碎一起
放入开水中，等到煮沸后，盛入碗中，一两
片猪肉，三五片蘑菇，上面还漂着几点油
星子，微微地冒着热气，光是看上去，就觉
得味道会很好。等着用鼻子轻轻地闻了，
一股清新的，爽口的味道摄入鼻中，慢慢
地喝下去，细细地品味着，清新入口，香甜
并济，那是一种怎样销魂的体验啊？但在
当时，谁又奢侈到能享用这样的美食呢？
即或是从山上捡拾回来的，也是要拿到集
市上去换几个钱来贴补家用。

也许这就是“靠山吃山”。去采山，不
像是做田土，不需要划定区域，也不需要
和村里报告，山是大家的，随时随地，谁都
可以去采山。村民们上山捡干柴、采药
材、挖野菜、拾野果、撵野兔，都是为生
存。几十年前，村民出门采山，累了，就靠
着树根躺一会儿，到了夜晚，不能赶回家，
就睡在山洞。身边是古木参天的山谷，还
有很多的野果子尽饱口腹。

乡间山谷，都有一个形象的名字，口
口相传，只是很多的山名并不是能用汉
字书写出来的。能用汉字表述的老鹰
岩、月光坳、断魂崖、老虎冲，哪一个名称
都让人恐惧。民间词汇的运用，总是能
将抽象的东西具体化，比喻指代不但贴
切，而且形象。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月光坳，去往山

中的小道，是一条不到半米宽的逼仄的
路径，越往里走，路两边是各种荆棘，杂
草覆盖，看不清楚脚底下的路，双手扒弄
两边的树枝，双脚一点点地往前探，眼睛
朝着前方看，全凭感觉在行走。要是碰
到悬崖之处，更是神经绷得紧紧的，内心
惶恐不安。

这都是采山的乐趣。
如今去采山，就是去转悠，边玩边顺

手采摘着山中的野味。也是去户外散心，
休闲，游玩，何乐而不为。

令人兴奋的是，老家里现在的山林，
植物的层次分明，山中小道如蛇，逶逶迤
迤，伸向更深处。水汽旺盛，杂生的植物，
长势茂盛，更是野生菌菇和野生果子繁衍
生息最好的场地。老家后背的山谷底有潺
潺泉水欢快流淌，手捧泉水饮了一口，那味
道清爽甘甜！泉水如琼浆玉液从山谷的胸
膛中涌出，尽情与石头嬉笑玩耍。我喜欢
听家乡山谷里泉水叮咚作响的吟唱。

山虽无言，却非无声。行走在山中，
我看到山谷的沟岔里还居住着几户农
家，见证着山里人家的祥和快乐。早上
八九点钟的阳光，缓缓迈入了他们的院
落。随着一声声鸡鸣犬吠，炊烟袅袅，四
散于青山蓝天间，在红日的照射下，化成
一片片紫色的云霞，慢慢远去……

人们三五一群，又走在上山的路上，
他们又来采山了。只是，更多的人为了健
身，为了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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